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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为 滴 水 润 良 田
河北日报记者 常方圆

河北省是产粮大省，也是水资源严重短缺的省份。

黑龙港流域历史上曾面临土地盐碱的问题，如今又面临压减地下水超采的压力，既要保障粮食

安全，又要改善地下水生态。在衡水，有一群农业科研人员，一直在寻求解决“水粮矛盾”难题的答

案。他们想尽办法，要用好农田里的每一滴水。

【
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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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8日 6时 50分，河北省农
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所助理研究
员刘学彤又坐上了单位的通勤
大巴。

几年来，无论刮风下雨，每天
早上这个时间，这辆大巴都会从位
于衡水市桃城区的研究所出发，开
往位于深州市的该所旱作节水农业
试验站，节假日无休。“农时不等
人，做试验处理，搞田间调查，到
了该下地的时候，无论赶上什么日
子也得去。”刘学彤说。

刘学彤来到试验站，是为了
对化肥与秸秆配施定位试验开展
田间调查。2019 年，她刚进入研
究所，便从前辈们手中接过了管
理这项长期定位试验的任务。当
时，90后的她是团队最年轻的一
员，而她管理的这片地，却是试
验站里最“老”的——现在的试
验站虽然是 2007年建立的，但这
片地上的定位试验从 1982年就开
始了。

“2007年，原来的老试验站需
要换址搬迁，我们专门花了40多
万元，把老站的土原样搬到了新
站，这在当时可不是笔小钱。”河
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所副
所长李科江说。

给土搬家，并不是简单地把土
从老站里挖出来，再到新站挖个坑
埋进去就可以，要搬的是原状土，
土壤结构不能被破坏。

“这可是个大工程，光是土该
怎么挖，我们就设计了好几种方
案。最终搬过来 48 个试验小区，
前前后后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李
科江说。

试验小区，是田间试验中的小
地块。搬家前，一个试验小区的面
积是67平方米，考虑到挖土、运
土的难度，搬到新站后，一个试验
小区仅保留了37.5平方米。

“中间9平方米挖出1.5米深的土体，要用特制的
大铁箱运输。除此之外，还要保留一部分20厘米深
的耕层土。”李科江说。

也曾有人质疑，费这么大的功夫搬一些土，值
得吗？

“开展长期定位试验进行数据收集与信息反
馈，对农业研究意义重大，著名的英国洛桑试验站
已有180多年历史。”李科江介绍，2018年，因有此
项长期定位试验的基础，国家土壤质量深州观测实
验站被建在了试验站里。相关调查显示，当时全国
连续 30 年以上的长期定位试验，保存下来的只有
36个。

“试验数据比我的年纪还大，实在是太宝贵了。”
从前辈们口中，刘学彤得知了长期定位试验坚持下来
的种种不易，“以前很多时候，这个定位试验并没有
专门的经费，但老师们还是克服困难坚持下来了。这
是对科学的负责，也是对农业的情怀。”

一项试验做了40多年，环境变了、人换了，那
份坚持却从未改变。

近几年，随着国家对耕地质量问题的关注提升，
长期定位试验受到的科研支持越来越多，项目不断增
加，刘学彤也越来越忙了。“我要把这份坚持继续下
去。”她说。

文/河北日报记者 常方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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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4 月 7 日，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
作农业研究所旱作节水农业试验站，李
科江查看小麦生长情况。

河北日报记者 常方圆摄

▲4月8日，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所旱作节水农业试验站，科研
人员查看蒸渗仪运行情况。

本组图片由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所提供

见证盐碱地的变迁

4月7日，景县龙华镇志清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田里，小麦正处于拔节期，这
是小麦生长发育最旺盛的阶段，麦苗已由
初春的嫩绿转为深绿，更显挺拔有力。

这里也是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
研究所的低平原粮食作物绿色生产示范基
地，研究所在此开展了多项农业节水技术
示范。当天中午，该研究所副所长李科江
又开车来到了这里。

“今年小麦长得好。冬季下了几场雪，
降水量比常年高了两三倍。下雪不仅补充
了墒情，还在低温时防止了冻害。”看着眼
前绿油油的麦田，李科江说，这样的景
象，他怎么都看不够。不管放不放假，李
科江一有空就爱往地里跑，刚刚过去的三
天清明小长假，他有两天都到了基地。“一
年里，我得有三分之一的天数都在地里。”

李科江 1988 年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所工作，
但与现在不同，那时，节水还不是当地农
业研究的主课题。“当时发展灌溉，主要是
为了提高粮食产量。”他说。

时间继续向前回溯，20世纪 80年代以
前，影响衡水地区农业生产的主要障碍，
还是盐碱问题。

衡水地处黑龙港流域，位于黄淮海平
原的北缘，是“九河下梢”之地，土地盐
碱问题由来已久。

就在李科江参加工作的那年，被称为
农业科技“黄淮海战役”的黄淮海平原盐
碱地综合治理全面铺开。随着农田排灌系
统的完善和机井数量的增加，以及淡水压
盐等措施的应用，黑龙港流域的盐碱地面
貌被改变，粮食产量大幅提升。但随着工
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用水量大幅增加，这
一地区干旱和水源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了。

“我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去进修了研
究生，那时候的研究方向就开始转向节水
灌溉了。”李科江说。

河北省是产粮大省，也是水资源严重
短缺的省份，“水粮矛盾”长期存在。衡水
地处华北平原环渤海复合大漏斗区域，水
资源供需矛盾极为突出。

“突出限水压采、绿色高效，‘稳秋增
夏’，而非一味地追求高产，是这片土地面
临的具体课题。”李科江说。

走进一块麦田，李科江掏出了手机。
“看，这是 9分钟前刚刷新的数据。深

度 10厘米的土层，土壤水分 25.08%，温度
17.81℃；深度 20 厘米的土层，土壤水分
24.99%，温度 13.62℃……现在的墒情，很
适合拔节期小麦的生长，这说明前两天灌
的‘春一水’，效果不错。”手机屏幕上，
详细显示着从地表到地下1米深，不同土层
的土壤水分和温度数据，李科江告诉记
者，这些实时数据来自田间的土壤墒情监
测仪，是开展测墒补灌的重要依据。

测墒补灌，就是在作物的不同生长时
期，根据实际测定的土壤墒情，按照作物
的实际需求，进行定量补充灌溉。墒情好
就少灌，墒情差就多灌，需要多少灌多
少，让每滴水都灌出效果。

“这片地是在3月31日进行的春季第一
次灌水，合作社原本想按每亩地 50立方米
的标准灌水，但最终按我们的建议，每亩
地只灌了30立方米。”李科江说。

记者注意到，虽然都是绿油油的麦
田，但基地里的田和外边的田看起来有些
不一样——基地里的麦田连成大片，中间
没有畦埂和垄沟。

“我们应用了多种工程节水的措施，包
括地埋伸缩式喷灌、指针式喷灌、浅埋滴
灌、深埋滴灌等。这些灌溉方式不需要畦
埂和垄沟，比传统畦灌能增加约8%的耕作
面积，既能节水又带来了产量增加。”李科

江说，当地一年小麦玉米两熟种植，若是
用传统畦灌，小麦季平均每亩需灌溉水150
立方米，与其产量基本持平的条件下，伸
缩式喷灌每亩能节水 30立方米，浅埋滴灌
每亩能节水 50立方米，深埋滴灌每亩能节
水70立方米。

农业是用水大户，河北的农业用水量
占全省用水总量的一半以上。

“原来是瘠薄的盐碱地，首先要提升粮
食产量解决‘吃饱饭’的问题，但现在盐
碱地的面貌已经改变，实现丰产不难了，
就要做好节水的文章了。”李科江说。

给节水小麦设计“必修课”

4 月 14 日，衡水市区出现了降雨，雨
不大，却牵动着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
业研究所研究员张文英的神经。当天，她
正在陕西参加延安市农科院组织的交流活
动，虽然身处几百公里外，她还是会在空
闲时，习惯性地用手机刷刷衡水的天气
预报。

“毕竟，我的工作就是研究农作物和
水，对天气难免更敏感。”张文英说。

当天 20时，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
业研究所旱作节水农业试验站，4个原本处
于打开状态的大棚逐渐闭合，把棚下种植
的小麦盖了起来。天气预报显示，试验站
所在的深州市当晚可能有降雨，因此，工
作人员进行了盖棚操作。

都说春雨贵如油，为什么试验站的小
麦却不能淋雨，还得专门盖棚“保护”起
来？这是因为专家正对棚内的小麦进行抗
旱、节水鉴定。

4 月 15 日，回到衡水第一天，张文英
就又到了试验站，查看小麦情况。

“小麦的节水性和抗旱性是两个指标，
节水要求比现有的灌溉方式更少浇水，抗旱
的要求则更严苛，要做到不浇水。”张文英
解释，鉴定过程要对小麦全生长周期的用水
进行精确控制，因此要排除下雨的影响。

进行抗旱、节水鉴定的小麦被种在一
个个“水泥池”中，池子的设计也不一般。

“鉴定池深3.5米，水泥封底，其中2米
为土层，1.5米为沥水层。这种设计是我们
首创的，能隔绝地下水的干扰，还能防止
盐分长期在土壤中积累。”张文英说，鉴定
池的设计还曾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除了在旱棚内接受严格的缺水考验，
进行抗旱、节水鉴定的小麦还要同时进行
田间自然鉴定。目前，在试验站进行抗
旱、节水鉴定的小麦种质资源达到了600多
种，这些小麦来自全国各地。

张文英介绍，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
农业研究所是目前全国唯一能同时进行小
麦、谷子、玉米抗旱鉴定的单位，也是全
国唯一能进行小麦节水鉴定的单位。不仅
如此，研究所还制定了国内第一个“农作
物品种抗旱性鉴定规程”，创制了小麦节水
性评价和谷子抗旱性鉴定评价体系，形成
了行业标准。

品种决定了小麦整个生长周期的耗水
量，培育抗旱节水品种，是重要的生物节
水措施。而建立科学准确的评价指标体
系，开展抗旱、节水鉴定，则是培育抗旱
节水品种背后的重要技术。

“咱们河北在小麦的抗旱节水鉴定技术
上，绝对处于全国领先位置。”说起团队
的工作，张文英难掩自豪，但在很长一段
时间里，这项令她自豪的技术，在农业节
水研究领域，却是一项相对不起眼的技
术。“十一五”以前，张文英团队的研究，
甚至一直没有国家专项资金的支持。

“还好我们一直坚持了下来，现在国家
对农业种质资源越来越重视了。”从1998年
参加工作起，张文英就把抗旱鉴定选为了
主要研究方向，“这项工作对抗旱节水品种
选育很有意义。”

20 多年，鉴定了千余份小麦，张文英
炼就了“火眼金睛”的本事。每年送到试
验站进行鉴定的新小麦有200多种，种上一
季，到了第二年，张文英基本能做到“一
眼分辨”。在她眼里，小麦就像小孩子，每
一种都有自己的特点。

张文英把被鉴定的小麦看作孩子，可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却都是“别人家
的孩子”。

选出抗旱、节水性好的小麦，能帮助
他人更好地选育新品种。“这正是我们工作
的意义。”张文英说。

目前，小麦抗旱和节水规程，已经列
入国家和河北省节水小麦品种区域审定程
序之一。可以说，到试验站进行节水鉴
定，是全国节水小麦品种的一堂“必修
课”。而张文英，就是这堂课的设计者。

经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所
鉴选，30 个小麦品种被列入河北地下水压
采品种推广名录，在全省推广。“目前在黑
龙港流域，小麦节水品种已经实现全覆
盖。”张文英说。

让好技术不仅仅停留在纸面上

“老刘，浇地呢？现在干活是不是省事
儿多了，在屋里看着机器就行了。”

“是啊，不用到外面晒着了，屋里躺着
就能把地里的水浇上。”

4月7日下午，志清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的一间井屋里，李科江看到了景县龙华
镇南桥村村民刘书运，便同他聊了两句。
合作社正在进行春季灌溉，刘书运负责的
一片地，用的是伸缩式喷灌。

同李科江在地里走了一下午，记者发
现，碰到干活的农民，他都能叫上名字再
聊两句。

“好技术不能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要让
农民说好，让庄稼‘说’好。”李科江说。

走在麦田间，看到有的地块麦苗不均
匀，李科江便会忍不住说几句，“这就是播
种没播好，和播种机质量有关，和干活不
精细也有关。”

别看李科江平时和农民们相处总是和
颜悦色的，可一旦干起活来，他也是个会
红脸的人。“前两年，南桥村的农机手老孟
就没少被我训。有一次愣把他给说急了，
事后我还请他喝了顿酒。”李科江说，着急
发火，是因为他心疼庄稼、心疼时间，“一
年这地里只能种这么一次小麦、玉米，该
干好的活儿没干好，就补不回来了，一年
的时间就浪费了。人这一辈子，又有几个
一年呢？”

走到深埋滴灌试验田里，李科江停下
来仔细查看了一番。

常见的浅埋滴灌，滴灌带一般铺设在
地下3到5厘米处。而深埋滴灌，则会将滴

灌带铺设在地下 30厘米处，让水借助土壤
毛细管的作用，扩散到作物根层。

去年，试验田收获的小麦亩产达630公
斤，与合作社其他地块基本持平，玉米亩
产达918公斤，创造了景县的高产纪录。但
试验田的小麦亩均用水量仅为 80 立方米，
比传统畦灌节水近一半。

而在 2017 年，李科江刚开始探索深埋
滴灌技术在小麦、玉米种植中的应用时，
产量却没这么高。

“开始两年小麦亩产只有400公斤。”李
科江后来才发现，问题出在配套的农艺措
施上，传统的播种方式播种深度只有3至5
厘米，并不适合深埋滴灌技术。

转机出现在 2019 年，李科江外出参加
了一场关于保护性耕作的交流活动，他受
到启发，探索把保护性耕作和深埋滴灌结
合起来。

“用了免耕技术，播种前不进行旋耕、
翻地等，直接开沟 10厘米，再将种子往下
播2厘米。这样种子离滴灌带就更近了，水
分更容易吸上去，出苗率就有保障了。”李
科江解释。

2020 年，小麦、玉米产量立竿见影地
提升了。

“任何一项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中，都
不是单一存在的。节水丰产研究是个复杂
的问题，但农民需要的只是个简单的办
法。”李科江说。

对此，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
究所研究员曹彩云有着同样的感受。

从 1997 年参加工作起，曹彩云就开始
开展微咸水利用的研究。“长期试验结果证
明 ， 用 含 盐 量 4.5g/L 的 微 咸 水 浇 棉 花 ，
2.5g/L 的微咸水浇小麦，2g/L 的微咸水浇
玉米，作物生长基本不受影响。”曹彩云介
绍，她研究的微咸水补灌技术，在小麦拔
节期，利用微咸水直接灌溉或咸淡水混
浇，能达到既不影响产量，又缓解淡水资
源紧张的最佳效果。

“咸水利用的问题，从盐碱地治理之初
就被关注。从科研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
没有争议的好方向，但从农民种地的角度
来看，这不是他们必须用的办法。”研究咸
水利用 20 多年，曹彩云的研究越来越深
入、越来越精准，但近两年，她把关注的
重点转向了如何把咸水利用技术变得更易
推广，如何让这项技术与其他技术配套，
成为农民增产增收的好办法。

长期与土地和农民打交道，让李科江
和曹彩云对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充
满深情，这份深情又转化为一种责任感，
融入了他们的每一项具体工作。

在明年小麦收获的时节，李科江将迎
来自己 60岁的生日。但他说，自己还不想
离开这片土地。深埋滴灌的研究已经有了
明显成效，但也还有待解决的问题，农机
怎么配套、成本怎么降低？他还要继续研
究下去，为这片土地寻找更好的答案。

▲ 4 月
8 日 ，河 北
省农林科学
院旱作农业
研究所旱作
节水农业试
验站，科研
人员开展田
间调查。


